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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莖﹒小雅﹒無羊》篇「牧人所夢，眾維魚矣?腕維旗矣」後兩句詩的理解，諸家歧

義互出，迄無定論。關鏈是對「眾」和「維J的解釋各持己見。眾字的解釋歸納下來有兩種

完全不同的說法:一是讀如字，如毛亨此句無傳，下文「實為豐年J{傳》云: r陰陽和則魚

眾多矣J '可知毛亨把「眾」理解為彤容詞眾多;而〈鄭動云: r牧人夢見人眾相與捕魚，

又夢見腕與旗J '則鄭玄把「馬里」理解為名詞眾人。竊以為《動增「人JI捕」三字為訓，增宇

解徑，本不足取，其說又甚迂， r人眾相與捕魚」與下文占夢官所吉: r實為豐年」有何關

聯呢 P 眾字的另一種解釋是通「蟬J '捏蟲。馬瑞辰《毛詩鄭筆通掛: r此詩當為蟬及孟之

省假。峙，且皇蟲。」余冠英《詩經選》注: r~眾維魚矣』猶維眾魚矣。一說， ~眾』是『晚1之

省。蟬就是蠢，且皇類。『蟬維魚矣』就是蟬化為魚。」但余氏譯文，採取後說，以為「夢見

自皇蟲變成魚」。竊以為「眾J通「蟬J之說可從，而「維」解成「變成J '則恐非確詰。「眾維魚

矣，擁維旗矣J '鄭玄把前一個「維」解為「相與J '後一個「維」解為並列連詞「與J '前後二

「維J宇異訓，故諸家多不從。朱熹《詩集傳》云: r椒，郊野所建 3 統人少;旗 7 州里所

建，統人多。蓋人不如烏之多，腕所統不如關所統之眾，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擁

乃是慎，則為人眾」。竊以為「蓋人不如魚之多J是朱子臆測之語，故夢人乃是魚之說 3 諸

家多不從。馬瑞辰《毛詩鄭連通釋》云: r此二維宇皆當訓為乃，為，蟬乃魚矣，謂蟬化

魚;腕維旗矣，謂腕化，諸家多從此說。亦有把二維宇訪"為句中語助者，如黃掉《毛詩鄭

筆評論，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竊以為此三維宇當首"為並列連詞「與J '高亨《詩

經今註》有此說，可惜高氏未予論證，加之高氏《詩經今的諸多新見有標新立異之嫌，多

半不為學術界所公認，故其二維字為連詞「與」之說，向熹先生的《青年輕字典》未予收入。

筆者認為高氏此說倒是合乎語法，合乎文情。下文筆者試論誼之。

對於舊說也不乏懷接者，如程俊英、蔣見元《詩經譯注》把「眾維魚矣，擁維旗矣」譯

為「夢見自皇蟲變成魚，龜蛇旗變成鷹年旗J '這是與余冠英先生一樣採納馬瑞辰說?筆者

認為馬氏《毛詩鄭連通事勒斯傅〉、 00 、鍋。、《詩集勵之後最有影響的《詩勸住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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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余荒草英、程俊英、蔣見元諸先生t采用為說，未可摩非，但猶需斟酌，因為筆者認為蜻

巍變成魚與預兆主要年聯繫起來、龜蛇旗變成鷹學旗與人丁興旺聯繫起來有點牽強，至少

可以說是攝股証曲?吉普|官正是盤中緣故，程竣英、聽見元合著緝毒靠這注斬》時又有顯見?

單字讀如字， r臨」的情吾。新語D說讓Z毒品，姥，其表患。是楚毒手﹒惜言辭(眾兆之所仇j

逸注:阿拉多眾也。 J~ 、兆雙聲疊義。程?蔣三位器為此詩中雄「為j句中助祠，本謂研

夢的是魚之荒草與旗之多亨眾血為主望年之價 2 兆旗為窒家繁盛之蟻。精盛裝:三位如此解

釋多皆在使詩句可fi:s世殉結構理解，詩謂雄思魚矣?誰敢攝電矣，但竊以為此說未卦合乎

詩人之意。兆字偶然有眾藹，但腕宇禮兆卻大可不忌，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否定性入夢

見據典旗的可能，陸。無聲有偶，(主守主跨省。j、雅﹒斯干}Z年是寫夢 3 詩云: r維熊維嘿，男

子之午缸，熊與標是…類動物，熊賣藝兒猛有力，是喝騁，是生男子的敏兆，至於熊與黨有

用，詩人之意不在此。「擁雄星電矣j措雄擁維旗，(說文j : 1.擁?龜蛇四旗，以象官吏，游

游間接... ...(周建〉日: Ir縣都建擁幻， r慎，錯草叢鳥其上 3 所以進士慰。旗擻，眾

世......{周豁曰: n+1軍建旗~J接與模為同類事糊糊擒，髓，同繡刊一樣，占夢官屬意

提擁與旗意舉之時，即其皆研以統誰也，隔不在意於二者之別啦。黃煒先生《毛詩鄭連詩

講學2年認為牧人所夢見的是競與擒，黃先生告 i 繡古篇》云: r 上專吝魚，下放言攏旗，語

氣真閱句浩向 2 古人不妨有鈍，(古月〉之 n自禱J一事荷爾吉販、《無羊〉之 f擁旗』之物而

止育路妞，各者是其文便耳。 J先生還認為「眾j通 f蜂h 究有改字之嫌。按先生之說，持謂

雄史系豆豆矣，雖鑼擷矣。竊以~r眾J通「蟬J 未嘗不可，{言毒草替中也不乏過{臣之制?況且按

先生之說，解釋上爾特詩時， r豆粒置按句話鐵文說宇JI頃，閱(維H下並列罐調解， fx但J 、

f揖&J 皆為名誨， r眾維魚矣 9 蹺，推損失j 皆與「維熊維駕j一樣顯待自然無礙，不必變換育局

序來解釋。黃掉先生認為鹼化為焦之說甚為聲援，筆者智、為問題的實蠶不在於此，如果

投入真是蝕了積樣的夢，我們沒將要對此感到不可思議，間為i夢本是不可理喻的，占夢

者從研夢之意象做出解釋或從所夢之物由講音問生發聯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往往是

攻其…點，不及其餘。錢鑼書《管錐篇》曰: r夫詩文刻鑫風物，偎喻設臂，無大輯部中。

偉色揣稱， ~切非毫聲無槳，亦不容畫面蜜素1?;'較。使堂實當冀，其目錯銷關稱，至石岳武，寸

寸問度，至丈忠、英矣。 j夫取喻設臀，詩人敢其相蝕，不計其餘，俯視是說夢呢?夢本荒

唐，所夢之物與推論出來的頭兆二者之間本來就沒有盛鶴的聯繫雙說夢者取其同而無規

其異，不起怪攏。理解 F這一點我們對繃刊神施雄蛇，女一手之祥j這樣的詩旬，高不

難理解了。古人認為， J龍蛇穴露，柔弱體仗，是佳女子的擻兆，主法既要多的}龍蛇為草草

物 3 則與詩意無關了。聽蛇，古入釋夢取其雄快的意象，轉魚自然是取其眾多的意象多

隔且館提眾得聾，蠍之為吉思也，國為它是成群出現的。唯其生于眾多， {周南﹒蟲斯》

用來寓意兒聽?篇章，說人多子多舔。蟬與蟲呵。蟲既然可以用東視人室家繁盛，在然由

可以用來預兆室里年，鐘韓含義既與它的成群出現有關雪亦與軍諧音有嚼，祖!l:仁生哥華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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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魚音餘，古春聯「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用餘、長等字眼祈禱豐年，至今除夕有

吃魚的風俗，即是預祝來年有餘也，並非要魚眾多續是豐年之兆。而擁旗，一方面所以

思想，另一方面腕音兆，兆有眾義，旗亦與餘諧音，如《說文〉所釋，亦有x0義，故聯想

到子頭昌盛。竊以為從民俗的觀點作出這樣平易的解釋是合乎情理的，也許更符合當時

的實際情況。古往今來人們多半用諧音、析字或指出所夢之物的意象來圖夢，解得過於

迂曲是不能令做夢者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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